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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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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赌技的东传及中西赌博之比较

涂 文 学

本
一

之在对近代西 方赌技东传 中国的过程作 了较为详尽 的考察之 后
,

认 为中西 赌

博在赌博观念
、

赌具形制和 赌博形式诸方面都存在许 多差 导
,

而这种种差异是东西方

社会状态
、

生产方式
、

生活方式
、

文化传统的一种折射
。

而近代 中国 人跨越社会
、

文化
、

心理障碍
.

接受且 嗜好西 方赌博
,

则从一 个侧面 曲折地反 映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

的缓慢转变
。

作者
:

涂又学
,

男
,

1 9 5 8 年生
,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副研 究员
。

一 、

j丘代社会风气的变化与赌潮的泛滥

当人类的功利意识开始 萌动的时候
,

赌博也就应运而生
。

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的文 明古国往

往就是赌博较
一

早出现的国家
。

中国也不例外
。

从夏朝末期
“

六博
”
出笼

,

到清代中后期麻将问世
,

中国人赌博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
。

由于中国传统
“

博弈文化
’

能够将较智伐谋游乐功能与
“

唯胜

是 图
”

的逐利因素巧妙地加以粘接
,

因此吸引了下同阶层
、

不同身份的社会成 员参予其 中
,

嗜之

成癖
。

加之 中国封建社 会周期性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
,

使社会控制系统对包括赌博在内的社

会恶 习缺乏有效监控
,

因此出现数次赌博狂潮 如魏普六朝
,

宋元之际
,

明代末年等
。

近代是中国赌潮泛滥的又一 个高峰时期
。

清代前期统治者鉴于明亡教训
,

励精图治整纲肃

纪
,

对赌博严加禁止
,

收到一定的效果 但到乾嘉之际
,

赌风渐炽
,

到了近代
,

愈演愈烈
。

近代赌

风之盛
,

是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原因的
。

首先
,

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

城市生活的繁荣
,

为赌博畸型繁荣提供了经济前提和活动舞

台
。

都市的崛起带来的 一个重要副产品
.

是刺激 了赌博业的膨胀发达
。

一般说来
,

赌博需要两

个前提条件
,

即有闲和有钱
。

近代社会制造了 不少腰缠万
一

贯的暴富者
,

这些富起来的买办
、

商

人
,

一般都
_

是赌场上一掷千金的
“

豪客
” 。

晚清和民初上海
、

天津
、

汉口这类人不在少数
。

即便是

一般的店员和工人
。

他们在城市里有 了固定的工资收入
,

不少人发了薪水后就到赌场一博以试

运气
,

当然赢钱的总 是少数
。

旧北京有些店小 二甚至将老板订货的钱也偷着挪去赌博
,

输了钱

无路可走便
_

_

仁吊自尽
。

上海作为典型的近代崛起的城市
,

赌场之多
、

设置与管理之现代化均为

全国之冠
。

城 市化对赌博业的催动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
,

都市化过程是农村人 口向城市的集聚使

城市无业游民剧增
,

给城市赌徒队伍增加 r 新的成份
。

其次
,

传统价值伦理观念的逐渐失落
,

社会风气发生重大改变
。 “

贵义贱利
”

一变而为重利

轻义甚至见利忘义
,

不少人
“

嗜利寡信
” ,

一

“
·

士 人不励廉耻
,

而欺诈巧滑之风成
” ; ② “

知足长

《 郑观应集 》 ( 上集 )
。

《康有 为政论集 》 ( I二J分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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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 、

崇俭默奢的观念为
“

及时行乐
”

去朴从艳所取代
。

传统农业社会
“

利无幸至
,

力不虚掷
”

的人

生信条被希冀侥幸和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取巨额资财而暴富的社会心理所取代
,

谓之
“
马无夜草

不肥
,

人无横财不富
。 ”

许多大城市不时爆出某人一笔投机生意一夜致富
,

某人买赛马彩票发了

大财的新闻
,

更刺激了人们的投机欲望
,

经商
、

贩毒
、

聚赌都成为人们发财致富的终南捷径
,

几

至上海
“

作奸犯法
,

甚至贩卖鸦片
,

抽头聚赌
,

拆梢哄骗
,

剪络行劫
,

几无日无之
” 。

① 上述变化
,

从某一侧面来看
,

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

它标志着人们已开始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
,

而追求一种

适应社会近代化变迁的新的生活方式
。

但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间题是
,

由于中国走 向近代主要

不是由内力作用而是靠外国推引这一非正常途径而实现的
,

中国近代社会政治
、

经济
、

文化发

展的总体水平 以及人们的心理素质对已经到来的新时代缺乏应变力和认同感
。

因此新与旧
、

中

与西
、

是与非
、

美与丑等时常发生冲突
,

社会风 尚在 由传统向近代转化时
,

也不免泥沙俱下
,

夹

杂着不少腐朽没落的东西
,

一些 自来就有的社会恶习如娟妓
、

赌博之类也钻了过渡时代社会秩

序紊乱的空子而得以畸型发展
。

事实上
,

近代赌博与前代诸朝相比
,

娱乐性因素大大减弱
,

图利

发财因素大为增强
,

人们希冀侥幸暴富的社会心态在赌博活动中充分表露出来
。

最后
,

晚清政局动荡
,

吏治腐败
,

官僚机器对赌博等社会公害无力纠弊整治
;
不惟如此

,

上

至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
,

下到一般官吏士大夫
,

大都嗜好竹林之戏
。

史载慈禧不仅嗜玩麻将
,

而

且还亲制
“

掷般图
” , “
以为宫中之玩具

” 。

② “

光
、

宣间
,

麻雀盛行
,

达乎诸候大夫及士庶人
,

名之

曰看竹
,

其意若曰何可一 日无此君也
。

其穷泰极奢者
,

有五万金一底者矣
” 。 ③民国许多官员更

是乐此不疲
,

有的因此不间政事
,

酿成巨祸
。

1 9 3 1年武汉大水时
,

湖北省主席何成穿睿与汉 口市

长刘文岛不但没有组织市民抢险救灾
,

反而
“
在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家呼卢喝难

,

打麻将
,

推牌

九… …对汇报置之不理
,

任水势自由泛滥
,

以至造成此次巨灾
” 。 ④

可见
,

近代不仅赌风之盛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

而且在诸多方面显示出这一时期所

独有的时代特色
,

归纳起来
,

便是多样化
、

职业化和社会化
。

多样化是指赌具形制
、

赌博品类的多样性
。

这一时期既有古代博戏的沿袭
,

如叶子
、

牌九
、

般子戏
,

又有新创的赌博品种
,

如麻将
、

闹姓
、

花会
、

山票
、

铺票
,

还有舶来品如赛马
、

跑狗
、

回力

球
、

扑克牌
、

轮盘赌
、

吃角子老虎机
、

吕宋发财票等
。

可谓新旧杂揉
,

中西合璧
。

这么短的时期有

这样多的赌博品种汇集
,

这在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没有过的
。

职业化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营业性赌博行业应运而生
,

二是职业赌徒大批出现
。

近代将赌

博作为一种产业最早出现于广东
,

在花会
、

山票
、

铺票
、

阑姓等赌博行当中产生了中国近代最早

的职业化赌博集团
,

并因此形成类似西方经营娱乐业的特殊商人阶层— 赌商阶层
。

继广东之

后
,

上海
、

天津
、

汉 口 以及长江三角洲的一些中小城市
,

职业性赌场如雨后春笋般大批涌现
。

近

代职业赌场要维持
、

要获利
,

总是依赖西大社会势力予以支撑
,

一是官场
,

主要是通过贿赂手段

以保证其不被取缔
;
一是黑社会或者赌场不断以巨额资金向黑社会头目进贡

,

由其出头
“

抱台

脚
” ;
或者干脆由黑社会予以经营管理

,

旧中国绝大部分赌场儿乎都与帮会
、

流氓团伙有关
。

赌

博职业化的直接后果是因此造就
、

吸引了一批职业赌徒
。

如 民国时期广州有赌场 3千余所
,

职

业赌徒 3 万余人
。

这些人不事产业
,

不问忙闲
,

终日流连赌场
,

以赌为生
。

社会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

一是赌博介入社会政治
、

经济
、

文化生活而发生潜在的社会

① 《 卜海 乡 L地理志
·

风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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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晚清及民国赌场左右官场
,

包括赌博集团在内的黑社会操纵社会经济的事件时有发生
。

二是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泛滥起赌博狂潮
,

各个阶层 中都有人不同程度地参赌聚赌
,

使其成为一

种遍及城乡的大众性活动
。

清末有
“

三尺童子压宝
,

七十太后叉雀
”
的谚语

。 “

赌
,

问见父老借乐

余年
,

继则儿童戏耍矣
。

问惟男子有此恶 习
,

继乃妇女清闲矣
。 ” ①

二
、

近代西方赌技的传入

几乎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依靠武力侵略 中国同时
,

西方的赌博技艺也开始输入
。

赛马是西方

赌博品类在中国传入最早
、

影响最大的一宗
。

18 4 1 年英国人刚刚踏足香港
,

便于 18 4 2 年到

1 8 4 3 年假澳门之地举行了三届赛马赌博
。

由此开西赌东渐之先河
。

上海 1 8 4 3 年被迫辟为
“
通

商 口岸
” ,

1 8 50 年秋天就举行了第一次赛马
,

据 《英国部局 75 周年纪念册 》记载
, “

每逢赛马 日
,

象一个大节 日
,

男女盛装前来参加
,

并进行少量赌博
” 。

② 后来
,

随着跑马场设置及规章制度的

逐步完善
,

赛马赌博趋于正规
,

渐渐与西方赛马赌博规则接近
。

③ 天津的赛马略晚于上海
,

据有

关史料记载
,

最早的一次赛马是在 1 8 6 3 年
,

地点在海光寺一带
。

其时为英租界开辟后不久
。

1 8 7 6 年
,

在美国兵营附近
,

又临时开辟 了一个赛马场
。

18 8 6 年
,

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 ( G
·

D et ir gn )
,

在
“

养心园
”

附近强占二 百亩土地建起新的赛马场
。

也就是在这一年
,

天津的赛马会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优胜马匹
、

马主和骑手的记录
。

1 9 0 0 年义和团将该赛马场烧毁
。

次年
,

英 国

施耐特 ( tS e
an it) 与德璀琳予以重建

,

初具雏形即开始赛马业务
,

全部建成后
,

命名为夭津英商

赛马会
。

④ 汉 口的跑马场也 由英人筹办
,

筹划于 1 9 0 1 年
,

1 9 0 4 年正式建成
,

其全称为汉 口西商

赛马体育会
,

简称西商跑马场
。

场 内
“

有一条跑道
,

18 洞高尔夫球场
,

足球场
、

网球场
、

游泳池
,

实际上会员们通常酷爱的各项运动设施这里都有
” 。

⑤

与外国人兴办跑马场稍后
,

又有华人 自营的跑马场出现
。

华人之营办跑马业务
,

其原因主

要有二
,

一是外国人对华人的歧视
,

初期的沪
、

津
、

汉等地的西商跑马场都竖有
“

禁止华人入内
”

之招牌
,

稍后
,

虽允许华人购买马票
,

观看赛马
,

但无论其身份多高
、

资金多么雄厚
,

都不得跻身

会员之列
。

许多富商就是在受到洋人歧视慢怠之后一怒之下而集股筹办跑马场的
,

如叶子衡之

兴办上海江湾跑马厅
,

刘欲生之兴办汉 口华商跑马场等
,

都 无不缘于此
。

二
,

或许更重要的是办

跑马场有利可图
。

据统计
, “
上海跑马厅每期赛马的彩票

,

单以独赢和位置的另售额计算
,

每天

约在 1 00 万元左右
,

抽取佣金百分之二十即是 20 万元一天
。 ” (珍 汉 口 的西商赛马会在其

“
全盛

时期的 1 9 2 5 年至 1 9 3 5 年 10 年间
,

会员多至五百余人
,

每月总收入 (赛马时收入不包括在 内 )

高达四万余银元
,

赛马时期一天最高营业额多达二十万银元
” 。

⑦ 西商赛马所获甚丰
,

驱使华商

们跃跃一试
。

如天津李宣威 (号律阁
,

系北洋财政总长王克敏的亲信
,

做过财政部挂名顾问 )
、

丁

振芝 (天津警察厅督察长 )
、

丁履芝 (在英租界工部局任职 )
、

苏守愚等人
,

策划组织了华商赛马

会
。

⑧ 上海有江湾跑马厅和 引翔乡跑马厅
。

其中江湾跑马厅又称万国体育会
,

于 1 9 0 9 年筹备
,

1 9 10 年建筑
,

1 9 1 1年开赛
,

是华人最早开办的赛马场
。

天津的跑马场所先后有华商赛马会和万

李召索
: 《乱后记所记 》 , 《近代史资料 》总第 34 号

。

转见程泽济等
: 《租界时代规模最大的赌博场所

-

一跑马厅 》 ,

百家 出版社 《旧上海的烟赌娟 》
。

参见徐坷
: 《清稗类剑 》

。

张同礼
: 《天津的赛马会 》 ,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

〔英〕菲尔德维克
: 《汉 口 》 ,

引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武汉城市发展轨迹 》
。

程泽济等
: 《租界时代规模最大的赌博场所一

一
跑马厅 》

。

童仲屏
: 《大赌场

一

汉口西商赛马会 》 , 《武汉文史资料》 19 8 3 年第 l 期
。

张同礼
: 《天津的赛马会 》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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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赛马会
。

华商赛马会 1 9 20 年竣工并正式开始赛马
,

万国赛马会 1 9 3 2 年秋竣工并赛马
。

汉 口

有华商跑马场与万国跑马场
。

华商跑马场 1 9 0 9 年建成并赛马
,

万国跑马场建于 1 9 2 6年
。

这两

个华人跑马场的规模都超过西商跑马场
。

大抵是华商最大
,

万国次之
,

西商居末
。

跑马赌博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
,

由内到外的演进过程
。

兴办之初
,

西人打着
“

锻炼身体
,

改

良马种
”

的招牌进行赛马
,

多少还有些许体育竞技的意味
。

但也就在同时
,

赌博便已开始小范围

进行
。

1 9 0 9 年以后
,

赛马场开始出售马票
,

进行大规模彩票赌博
。

当时各地赛马名目繁多
,

上海

有所谓香槟赛
、

金搏赛
、

大皮赛
、

新马赛
、

马夫赛
、

余兴赛
、

拍卖赛
,

初学赛及各种平力赛
。

汉口 的

华商跑马场
,

有所谓一般赛
、

赢一次的马赛
、

赢两次的马赛
、

无座位的马赛
、

新马师
、

马夫等的马

赛
。

此外还有
“
龙门赛

”
(全部未参加过赛马的马赛 )

、 “

圣利济赛
”
(一种依西人习俗纪念性的马

赛 )等
。

① 赛马彩票分为彩票
、

马票两种
。

彩票又分小彩票和大香槟票
,

马赛又分
“

独赢
”
(又称

“

独占
”
)和

“

位置
”
(又称

“

座位
”
)等

。

由于跑 马赌博具有以少博多
,

中彩面宽的特点
,

因此吸引无数市民不惜花费血本前往一

博
,

每到开赛之 日
,

赛马场内外人声鼎沸
,

熙熙攘攘
。 “

表现在赛马时
,

跑马厅周围拥了许多人
,

进行赌博
,

中国人不论贫富
,

均是道地的赌徒
,

也是经常输钱的人
” 。

② 而到春秋两季的香槟赛

之际
,

更是盛况空前
,

汉口不但洋行
、

外人银行及企业
“

封关
” ,

一般市民也停止劳作
,

万人空巷
,

相邀赴往
,

策金随带
,

几至动摇市场金融活动
。

事实上
,

香槟票得彩的机会是非常少的
,

即使摇

得一个零奖
,

其概率也只有五万分之一
,

最大的赢家乃是马会本身
。

当时上海流传着这样一首

歌谣
: “

香槟票
,

到处销
,

吸尽 了中国人的血
,

装满了殖民者的腰
。 ”

一针见血地道出赛马赌博骗

人钱财的本质
。

自晚清开始输入西方赌技品类除赛马外
,

还有扑克
、

弹子 ( 台球 )和彩票几大类
。

扑克和弹

子
,

可参见《清稗类钞 》的简略载述
。

而彩票并非西方独有
,

国人称之为
“

发财票
” 。

广东一带的
“
闹姓

” 、

铺票
、

山票等都是彩票性质的赌博品种
。

但受西方影响
,

具有近代的
、

西式的彩票赌博
,

则发韧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批准发行的
“

湖北签捐票
” ,

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由官方正式发行

的彩票
。

随后
,

各种彩票飞舞
,

风行全 国
。

辛亥革命后
,

北洋时期的各省督军
,

以
“

善后
” 、 “

济

灾
” 、 “

慈善
”

等名义
,

纷纷发行各种名目
’

的彩票
,

收刮民脂民膏
。

国民党统治时期
,

曾发行过全国

性的
“

航空公路建设奖券
” 。

各省地方政府还发行过地方性彩票
,

如 1 9 2 9 年浙江省政府举行西

湖博览会时
,

发行了
“

西湖博览会有奖游券
” ,

上海市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发行了
“

珠宝奖券
”
及

“

房屋奖券
”
等

。

民国时期的彩票赌博
,

以上海为最
。

在上海最繁华的马路上都有专营的彩票店号
,

各地彩

票除湖北票等少数票外大都集中在上海开彩
。

彩票购买对象主要是贫民
,

因其迎合这一阶层冀

图鸿运高照
,

以少博多而求暴富的心理
,

因此在旧中国有很大的市场
。

进入民国后
,

西方赌博新品种以更加猛烈的势头涌入中国
。

上海
、

天津
、

汉 口各式夜总会
、

公开或地下的赌窟里
,

三十六门轮盘赌随处可见 (辛亥革命前夕即 已由葡萄牙人传入上海
,

20

年后风行上海等地各大赌场 )
。

1 9 2 7 年以后
,

上海的街头巷尾
,

尤其是舞场
、

咖啡馆
、

游乐场
、

回

力球场等处
,

无不摆着一
、

二架
“
吃角子老虎机 ,’( 由美国流氓杰克

·

拉莱偷运入境 )
,

在其周 围
,

终 日人头攒动
,

赌徒们排队等候着
,

但往往是掏光了最后一个硬币也不见老虎开恩吐出一枚

来
。

据知情人回忆
,

将此赌博机器输入中国的始作俑者杰克
·

拉莱倒是因此而发了不少横财
。

① 答恕之
:
心汉 口华商跑马场 》 , 《武汉文史资料》 ,

1 9 8 3 年第 2 揖
。

② 王韬
: 《该孺杂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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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在中国影响较大的西赌还有跑狗和 回力球
。

跑狗赌博以上海最为典型
。

上海的

跑狗场创设于 1 92 8 年
,

发起人为万 国体育会生二海跑马总会会员英商麦边洋行经理麦边 (M c

aB in 、
。

跑狗赌博与赛马有近似之处
,

有所谓
“

平赛
” 、 “

跳栏赛
” 、 “
独赢

” 、 “

位置
” 、 “
双独赢

“
等

。

跑

狗兴办之初
, _

上海滩着实热闹了一阵子
,

《申报 》等大报每天都在本埠新闻栏内宣传鼓噪
。 “

跑狗

场完全以赌博为号召
,

每场每星期赛两次
,

星期 日不停赛
,

有一元即可博胜负
,

受其害者至为普

遍
” 。

①

如果说
,

跑马
、

跑狗是人利用畜牲的角逐来进行赌博的话
,

那么
,

回力球则通过人与人之间

的争逐来一博输赢的
。

当回力球在 民初输入中国的时候
,

绝顶聪明的中国人就将其拟译为跑 人

场
,

与跑马
、

跑狗鼎足而为
“

三跑
” 。

中国最早的回力球场—
“

中央运动场
”

是 1 9 2 9 年在上海开

设的
,

由当时法国外交部批准
,

并经上海法国领事签发开业执照
。

之后
,

天津也兴起了回力球赌

博
。

1 9 3 5 年在当时天津意租界公园旁兴办的天津回力球场正式命名为
“

天津意商运动场
” 。

回

力球赌博形式有独赢
、

位置
、

双独赢
、

联位
、

香槟票多种
。

津
、

沪回力球赌博开张后
,

曾经吸引无

数投机者到此作发财梦
。

②

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
、

思想
、

科学
、

文化在东渐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
、

遭受的厄运相

反
,

西方赌博技艺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

便很快在中土扎根
、

繁衍
,

为国人所接受
,

所迷恋
。

中

西文化那种惯常的冲突在这一领域不仅没有表现出来而且还水乳交融
:

往往一室之内
,

中西博

技
,

和平共处
,

相安无事
,

而且两种赌博互相沟通
、

同化
,

连为一气者亦或有之
。

这种现象确乎令

人惊诧
。

但这并不意味着
,

中西赌博之间就不存在差异
。

那么这差别又在那儿呢?

三
、

中西赌博之比较

由于赌博主要以赢钱为依归 (即中国古人所说的
“
唯胜是 图

”
)所带来的对道德的腐蚀

,

同

时也由于赌博者之间的金钱往来是一种非正常的经济交往活动
,

常常因此扰乱正常的社会经

济秩序
。

因此
,

一般而言
,

在古代和 中世纪的东西方
,

舆论
、

观念和法律对于赌博活动都是持反

对和禁止态度的
。

中国历代有关禁赌言论和法令俯拾皆是
。

西方的传统观念中也有禁赌倾向
,

如《圣经 》从
“

贪财是万恶之根
”

的观念出发
,

对包括赌博在 内的不良习性持基本否定态度
。

近代

以前的大部分西方国家也都有过禁赌法令
。

因此
,

古代及中世纪的东西方赌博可以说大都是在

非法的及舆论普遍谴责的状态下进行的
。

但是
,

近代以后
,

中西之间开始发生分野
:

中国尽管赌博泛滥势头有增无减
,

但名义上仍不

具合法地位
,

从清末到民国的法律都一再重申严格禁止赌博
,

违者处罚不怠
。

欧美则赌禁渐开
,

从 17 4 8 年德国巴登第一个赌场开业
,

西方诸国合法化的赌场
、

赌城
、

赌国纷纷应运而生
。

到本

世纪 中后期
,

一些国家纷纷修改法律
,

宣布赌博合法化
。

连 向来保守的英国也于 1 9 6 8 年颁布

《赌博法 》修正案
,

宣布
“

公民可适当地
、

有节制地参加赌博
” 。

在相当多的西方人观念中
,

赌博已

被排除在非道德及不良行为领域之外
。

西方人所著的《越轨社会学 》之类的著作
,

将吸毒
、

贩毒
、

卖淫等列入其中
,

但赌博却不在此列
,

即是一证
。

这些都与中国人对赌博的看法迥异
。

近代以来西方对赌博态度的转变
,

至少有以下两个因素起了作用
,

一是文艺复兴以来
,

人

文主义思潮对天主教神学禁欲主义的冲击
,

主张个性 自由
,

号召 人们
“

按你的意欲而行
” 。

③ 新

① 1 9 28 年 8 月 24 日《晶报 》文章
: 《租界当局宜取缔跑狗场 》

。

② 《 L海—
一

冒险家的乐园》
.

③ 拉伯雷
: 《 巨人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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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追逐世俗功利方面不仅以合理
、

合法赚取财富的借 口同天主教完全厌恶金钱的主张分道

扬镰
,

而且在趋利与行善两极中找到许多对接轨
、

弥合的妙方
。

这些都从本质
一

上扭转了人们对

赌博观念的基本看法
。

在西方
、

赌博业与慈善事业联姻
,

如美国大西洋赌城在最初允许赌博合

法化 10 年间
,

就有近 10 亿美元转入州里的社会福利事业
。

这些虽然与新教教义没有直接的对

应关系
,

但西方人将赌博业与社会福利业巧妙地予以结合
,

与新教阐发的新教伦理有异曲同工

之妙
。

二是近代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
,

将赌博作为一种产业纳入 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体制之

中
。

综览欧美国家一些大的赌城
、

赌国
,

其对赌博的公开鼓励无一不包含着增加国家税收
、

繁荣

地区经济的 目的
,

20 世纪的赌博业已俨然成为一种
“

无烟工业
” 。

摩纳哥公国以赌立国
,

赌场是

唯一的国营大企业
,

每年赌业的纯收入在 8 0 0 0 万美元以上
,

人均 2 7 0 0 多美元
。

美国内华达州

沙漠之城拉斯维加斯在 1 9 3 1 年州政府允许赌博合法化后迅速崛起
,

赌博作为该城的支柱产业

不仅使其富得流油
,

而且还给州政府带去可观的经济效益
,

每年交给州政府的赌税高达 20 亿

美元
,

平均每天税务达 5 50 万美元
。

西方人在这方面所持的态度
,

鲜明地体现其
“

重利贱义
’ ,

的

实用主义文化价值传统
。

一些国家的法令对赌博有适度的规范和控制
,

如英美等国家都强调了

对赌场要严加监控
。

但其目的不是出于道德防范
,

而仍然是出于经济考虑
,

主要是为了保证国

家税收
,

以防止赌业收入通过地下渠道悄悄地流失
。

中国近代随着
“

重义轻利
”

文化价值观的逐渐失落
、

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发展
,

以及抵御外

侮的需要
,

也曾出现类似西方的情形
。

晚清最早突破传统观念
,

主张仿效西方开赌禁
、

征赌税者

为张之洞
。

光绪十一年 ( 18 8 5 年 ) 四月二十日
,

张之洞上《筹议闹姓利害暂请弛禁折 》主张开
“
闹

姓
”

赌捐
,

首先
,

他认为赌博是无法禁止的
,

此禁彼开
,

赌税为他人 (澳葡当局 )所收
。

政府要做

的不是禁
,

而是将其纳入控制之下
。

这样可以防止赌税流失
,

国家因此可增加财政收入
。

其次

政府对赌博的确可以加以利用
,

社会上闲散资金藉此回归国库
,

对于经济
、

海防大有好处
: “

据

诚信堂商人张荣贵
、

敬忠堂商人杨世勋等呈办
,

以六年为限
,

共捐洋银四百四十万元
,

五个月内

先缴一百五十万元
” 。

① 继张之洞之后
, “

李鸿章总督两广… …化私为公
,

大开香摊
,

是为官准番

摊赌博之始
,

名曰
,

海防经费
,

年响二百余万两
。 ” ②张之洞

、

李鸿章这一举措显然与传统观念大

相违异
,

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政府出面而公开招商承赌
,

使赌博合法化的惊世骇俗

之举
。

它排除道德因素而重经济利益
,

与近代西方开赌征税不谋而合
。

但与之不同的是
,

张之

洞
、

李鸿章二人所迈出的这一艰难步伐
,

是身负沉重伦理重负的权宜之举
,

即并不具西人以赌

博作为无烟产业的战略意识
,

而只是缘于海防经费短细不得不出此
“

下策
” 。

他们也深知并且预

备着政敌从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的角度给予的指责
。

实际情况也恰恰如此
。

当时即有大臣上疏

抨击张之洞开
“
闹禁

”

是
“

饮鸿止渴
” 。

正是因为张
、

李二人的
“

权宜之举
”
不具经济战略眼光

,

同

时也由于近代中国缺乏健全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
,

加之官僚政治的腐败和军阀割据
,

上述

举措带来的效果确乎是不但没有给国家经济增加活力
.

反倒为军阀聚敛民财
,

祸国殃民开了先

例
。

当时何辑屏指出
: “
以赌政繁先商业

,

结果必得其反
” 。

③

但是
,

赌博是一个羁傲不驯的怪物
,

它并非法律和道德说教所能驯服得了的
。

于是在近代

中国便出现这样的怪象
:

一方面
,

政府频频颁布法律严厉禁赌
,

一方面却又默许赌场的存在
,

甚

至以政府的名义进行公开或变相的官赌活动 (如发行航空奖券 )
。

舆论禁赌沸沸扬扬
,

赌博狂潮

① 详见 《张文襄公全集 》 .

卷十一
,

奏议十 一
。

② 邹鲁
: 《赌祸 》民国三 于一年广东省禁赌委员会编《禁赌概览》

。

③ 何坦屏 《粤省商人对于繁赌应有的认识 》 ,

见 《禁赌概 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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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泛滥成灾
,

丝毫不亚于某些西方国家
。

由于中国近代特殊的政治环境
,

由于晚清
、

北洋
、

国民

党诸代政府在处理赌博的弛与禁问题上缺乏连贯的政策和科学的态度
,

因此
,

近代中国赌博始

终处于半地下半公开
、

既非法又合法的矛盾状态之
_

中
。

它既使国人道德受到侵蚀
,

因赌业引得

家庭破产
、

盗劫犯罪累见不鲜
;又使国家经济遭受损失

,

赌博业的利润主要流人秘密社会手中
。

中国人在从伦理和经济的双重角度否定赌博的时候
,

赌博却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给中国人以

严厉的惩罚
。

这大概是那些立法者和卫道士们所始料不及的
。

从中西赌博在赌具的发明
、

制作及对其形制的规范上所显示出的差别
,

更直接受到各自文

化范式的影响
。

其突出表现为
,

中国人偏重从伦理 的角度予以阐扬
,

西人则
产

脚博具及赌博形式

中受到启迪
,

引申出科学定律
。

中国传统的赌具如天九骨牌
、

马吊纸牌一直到麻将
,

其间都包含

着伦理意蕴
,

其中尤以天九骨牌最为典型
: “

宋宣和 二年
,

有臣上疏设牙牌三十二扇
,

共计二百

二十七点
,

以按星辰布列之位
,

譬
`

天牌
’

二扇二 十四点
,

象天之二十四气
; `

地牌
’
二扇四点

,

象

地东南西北
; `

人牌
’
二扇十六点

,

象人之仁义礼智
,

发而为恻隐羞恶
,

辞让是非
; `

和牌
’
二扇八

点
,

象太和元气
,

流行于八节之间
;
其他牌名

,

类皆合伦理庶物器用廿
。

① 这里
,

每一种牌名都与

伦常名教相配附
,

简直就是当时勃兴之道学的翻版和图解
。

西洋人则不同
,

综览西方诸赌具
,

几

乎完全没有道德印记
。

其间倒是有不少科学知识
,

如轮盘
、

吃角子老虎机复杂的机械
、

物理知

识
。

综上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
“

寓教于乐
”
与西洋人

“

求知于乐
”

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
。

这两种

文化观产生的效应也是截然不同的
:

中国人把严肃的伦理说教与充满邪恶的赌博挂钩
,

本身亦

显滑稽
,

其
“

寓教于乐
”

的初衷显然是自欺欺人
,

所收到的效果必然是适得其反
。

而西洋人将知

识
、

技术引入博具制造及运作过程之中
,

则收到了开发人的智力潜能的奇特效果
。

13 世纪
,

法

国人文主义者富尼瓦尔就从掷殷子赌博中受到启发
,

第一次计算出掷万只般子的点数组合为

21 6 种
,

试图由此确立分别组合的概率关系
。

1 5 2 6 年
,

意大利数学家 G
·

卡尔达诺第一次提出

掷股子预测的数学分析
,

从中引出 了概率论
。

伽利略和巴斯噶也做过同样的工作
,

现代概率论

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发展起来的
。

17 世纪
,

惠根斯著《论掷般子游戏中的推理 》
,

标志着这门学科

取得突破性进展
,

他指出
: “

对随机事件规律的研究
,

所处理的不仅是赌博而已
,

其中实际上包

含着很有趣
、

很深刻的理论基础
。 ’ ,

一门深奥的科学学科竟然渊源于赌博游戏
,

看似匪夷所思
,

但又确乎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

在令人惊叹之余
,

更撩发我们深入探究这一奇特现象背后所蕴藏

的文化之谜的兴致
。

这实际上与西方
“

求知
”
型文化传统不无关系

。

西人喜欢探索 自然
,

对于身

边的
一

切都有刨根问底的兴趣
,

并努力从最常见最普通的事物中找出带普遍性
、

规律性的科学

原理
。

这种探索
“

只是为想摆脱愚蠢
。

显然
,

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
,

并无任何实用 目的
” 。

② 正

是这种
“

求知
”

传统的熏陶
,

使他们在游戏时也不放过思考
、

求知
,

从对 一般的游戏观察
、

实验中

激发灵感
,

发掘
、

发 明了有世界影响的科学成就
。

相反
,

中国文化则是一种
“

求善
”
型

、

实用性
、

情

感性文化
, “

重政务
、

轻自然
、

斥技艺
” ,

博弈历来被称之为
“

小道
” ,

与
“

淫声
、

异服
、

奇技
、

奇器
”

为

伍
。

为了限制赌博
,

中国文人总是尽量赋予博具道德伦常意蕴
,

而从来没想到过从中挖掘科学

知识
。

这显然阻碍了游戏向求知一路进化
。

般戏在中国赌博史上所拥有的悠久历史远胜于西

欧诸国
,

但既没有任何人关注其随机性和或然率
,

更 不可能从中产生概率论
。

相反
,

留下来的倒

是 一些诸如
“

玲珑骸子安红豆
,

入骨相思知也无
”
(温庭箔 )

、 “

要赌休痴
,

六 只般儿六点儿
”
(苏

轼 )以及
“

相思一夜梅花发
” 、 “

二十五弦弹夜月
” 、 “

如云漏月
,

一点幽情动早
”

等艳词丽句和唐玄

① (清 )陈元龙
: 《格致镜原 》 ,

引自《诸事音考》 。

② 亚里斯多德
:

《形 而上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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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
赐四徘

”

的美妙传说
。

般子赌具派生出的上述两种文化果实
,

打上了中西之间两类不同文化
“

人文
”

—
“

自然
”

的鲜明印记
。

中西赌博因为文化背景因素出现差异还更多地体现在具体的赌博活动之中
。

有位西方人

类学家 J
·

罗伯茨把游戏分为三大类
,

即体育技巧游戏
、

策略游戏和完全的投机游戏
。

并认为

每一种游戏都表现其不同的文化模式
。

参照罗伯茨的这种分类
,

我们可以将中西赌博活动之间

存在的差异归纳为如下诸点
:

-

— 中国赌博是智能型的
,

西方赌博则为竟技型的
。

西方的赛马
、

跑狗
、

回力球是力的角

逐
,

运动竞技色彩浓烈
。

中国的天九
、

马吊
、

麻将等则是心智的较量
,

杀机隐含在牌面的舒缓雅

娴的进出之中
,

两种类型的赌博的文化内涵在于
,

西人 尚力善斗
,

崇尚斯巴达克斯精神
,

中国人

则崇文
,

喜温柔敦厚的儒雅风范
。

— 中国赌博讲究游乐与赌胜的和谐统一
,

西方赌博则直露地追求输赢效果以强化感官

刺激
。

传统的中国赌博当然有立马见输赢的金钱摊
、

意钱
、

般戏
、

香摊等赌种
,

但占主导地位
、

为

大众所普遍接受的马吊
、

麻将等则都比较注重运智过程
,

在追求输赢效果的时候多少兼顾怡情

娱性
,

这就是民国文人梁遇春谈到麻将时所说的
“

明是赌钱
,

却要用一个很复杂的工具
,

说大家

不过消遣消遣
,

用钱来做输赢
,

不过助兴罢了
” 。

① 西方赌博活动则没有这种虚伪的繁文缉礼
,

参赌的目的明确一一满足占有冲动和追求官能刺激
,

赌博的过程极其简单— 一枚硬币往
“
吃

角子老虎机
” 口 中一塞

,

几秒中就见分晓
。

西人认为
“

赌钱所有趣味
,

因为它是用最便当迅速的

法子来满足这占有冲动
。

所以赌钱所用的工具愈简单愈好
,

输赢得愈快愈妙
” 。 ②中西赌博在这

里显示的差别
,

反映了中西民族两种不同的性格
。

中国人相关性格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

其一

是礼义之邦的正民爱讲虚面子
,

既要赌钱
,

又觉得于传统伦理
“

重义贱利
” 之教义不合

,

于是养

成伪善的国民性格
。 “

我们中华民国礼义之邦
,

总觉得太明显地把钱赌来赌去
,

是不雅观的事

情
,

所以牌九… …等过激党都不为士大夫所许赞
,

独有麻将既可赌钱
,

又不十分出现赌钱的样

子
,

且深宵看竹
,

大可怡情养性
,

故公认为为国粹也
” 。

③其二是受儒家中庸之道的熏陶
, “

子曰
,

`

中庸之为德也
,

其至矣乎 !
,

,’ ( 《论语
·

雍也篇第六 》 )
“

关唯
,

乐而不淫
,

哀而不伤
” 。

(《论语
·

八

情篇第三 ))) 不能追求过度的感官刺激
。

往往一场血淋淋的赌博刺杀
,

在彼此的应酬客套和所谓

高雅娱乐的幌子之 下
,

居然被虚拟的温情氛围所笼罩
。

西洋民族性格则恰恰相反
,

他们一是占

有欲强
,

好斗而不服输
,

崇拜胜者和英雄
;二是反对禁欲

,

追求刺激以获得心灵和感官的双重愉

悦
,

崇尚享乐主义的人生哲学
;
三是时间效率观念极强

,

讲究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经济

效益
。

西人的上述性格在赌场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

快节奏
、

高效率
,

玩要玩得开心
,

赌要赌

个痛快
,

赢了钱满足了占有欲
,

输了钱亦不打紧
,

获得了感官快乐
,

也值
。

由此
,

我们似乎还可以

看出中西赌博更深一层的差别
:

中国的赌具尽管不乏较智伐谋功能
,

但人们参赌的心理动机并

不在于获得游戏的乐趣
,

而是以获取对手钱财为唯一的最大的快乐
。

因此
,

在这里
,

较智伐谋的

游戏功用是外在的
、

形式化的
。

西方人则恰恰相反
,

形式
、

工具本身是否具有运智功用并不是他

们所追求的
,

现代工业文明的高智力活动已使他们不堪重负
,

赌场上机械式的轻松的游乐活动

使他们能从中得到某种补偿
。

当他们在与一个没有知觉的对象物 (轮盘
、

自动投币机等 )对赌

时
,

远不会象人与人之间对赌时因为距离
、

情感
、

意气等因素的作用而在输赢上较真
,

因而赢的

目的淡化而玩的 目的加重了
。

由是观之
,

西人赌博游乐性才是第一位的
,

而中国人赌博怡情娱

① ② ③ 梁遇春
: 《论麻雀及扑克 》 ,

转引自湖南文艺出版社 《悠闲生活絮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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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倒是次一位的 了
。

-

-

一中国赌 博是家庭式的
,

西方赌博则是社会性的
。

中国的牌九
、

马吊
、

麻将等大众化赌博

活动都是小规模
,

斗室间进行的
。

鲁迅先生曾经幽默地指出过中国赌博的这种特点
: “

中国的自

己能酿酒
,

比自己来种鸦片早
,

但我们现在只听说许多人躺着吞云吐雾
,

却很少见到有人像外

国水兵似的满街发酒疯
。

唐宋的踢球
,

久已失传
,

一般的娱乐是躲在家里彻夜叉麻雀
。

从这两

点看起来
.

我们在从露天下渐渐的躲进家里去
,

是无疑的
” ,

① 中国传统赌博这种家庭式
、

小范

围方式
,

与农业社会人 与人之间交往局限于村社
、

宗族
、

里坊之间有关
,

同时
,

封建专制政体下

禁止大规模的群体活动
,

有意制造人与人之间的隔离状态
,

也不利于大规模集团式赌博活动的

出现 与展开
。

近代西方的赌博则大多是以大众集团参予形式进行的
。

赛马
、

跑狗
,

场面恢阔壮

观
,

动辄万人出动
;
蒙特卡洛

、

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装饰豪华
,

每天赌客云集
,

生意兴隆
,

内部管理

严格有序
,

完全是现 代企业化经营方式
;
彩票赌博业不仅参加者众

,

而且组织性极强
。

这种规模

性
、

企业化赌博活动方式
,

是现代工业社会城市文明的典型体现
。

中西赌博的这一差别
,

实质上

是中西之间社会和文明不同进化程度的 曲折反映
。

在粗略地比较 了中西赌博诸种差异之后
,

我们又将间题回到上节末尾
。

既然中西赌博存在

如此多
、

如此大的差距
,

而且涉及到社会
、

文 化
、

心理性格等深层次领域
,

但近代中国人为什么

又乐于接纳它
,

且迷恋至深呢 ? 这恐怕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

原因之一是中西赌博尽管差即很大
,

但在运气
、

冒险
、

投机
、

游乐
、

赌胜有规则可供凭藉等

本质属性上则是贯通一致的
。

而希图有好的运气
,

通过 冒险
、

投机而以少博多更是包括中西民

族在内的全人类所共有的天性
。

正是这两点使近代中国的赌徒们将赌技
、

赌具上所烙上的中西

文化之间的差距忽略不计
,

而一味追求赌博内在本质性东西 — 游乐与赌胜
。

原因之二是中西赌博在具体形式 上亦有相似相 同之处
。

一些赌博品种是东西方所共有的
,

如散子赌博及某种彩票
,

又如某些纸牌游戏等
。

这种交流
、

融合带来的中西赌具直接在符号上

所具有的同一性
,

使中国人容易对西方赌技产生某种亲近感和认同感
,

有利于消除因文化
、

种

族不 同所带来的心理障碍
,

并在进入具体技术操作层次时驾轻就熟
,

很快进入角色
。

原因之三是 中国社会经济
、

文化和传统赌博的近代化所使然
。

随着近代社会政治
、

经济
、

文

化结构的变化和西方赌技的输入
,

传统赌博为适应这些变化
,

自身也因各种因素而发生近代蜕

变
。

这种蜕变包括前述两个方面
,

一是赌博新品种产生
,

二是赌博经营方式
、

活动形 式的职业

化
、

社会化程度加深
,

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都使中国赌博改变传统的内容和形式而与西方赌博接

近
。

麻将与马吊结对相赌不同而各 自为战
,

具有发挥个性
、

人际关系等等特点
,

闹姓
、

花会则具

有群体性
、

集团化活动特色等
,

无不带有近代色彩
。

而更深一层的动因是中国社会的全面近代

化
。

可以设想
,

如果没有近代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生
,

近代城市文明生活的兴起
,

人际交往关系形

式的变化
,

中国依然是传统的一家一户
,

鸡犬之声相闻的农耕社 会
,

西方的赛马
、

跑狗等大众化

赌博活动要想在中国立足将是完全不可能的
。

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

乃是包括赌博在内西方资本

主义生活方式得以顺畅输入中国最根本
、

最本质的原因
。

责任编辑
:

谭 深

① 《家庭 为中国之基本 》 ,

哎鲁迅全集 》第四卷第 6 1 9 页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 9 8 2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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